风景

一处地方，有了花花草草，亭台楼阁，便有了风景。然而也只是空灵的风景，若花丛中多了几人谈笑嬉戏，亭阁中多了几个人下棋小憩，便是一幕灵动的风景。  

金秋十月，我漫步在街头，火红火红的枫叶铺满了两旁，可以想象它们经历了多少热烈的飞舞，然而此时却似乎害羞了起来，矜持地硬粘着树枝。忽听得身后一阵悉簌，回眸一望，却又戛然而止，只有几瓣小火花在空中徐徐飘舞。依旧漫步，忽然发现前面路面上的枫叶上不知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走进一闻，还发出阵阵恶臭，这可真大煞风景。我心中暗自恼怒着。于是我循着这些肮脏的东西想看看究竟谁是这“景煞者”，忽然，一全身破破烂烂肮脏的不堪、头戴一顶也沾满了黑乎乎东西的安全帽的老头儿步履蹒跚地走在这肮脏东西的尽头，乌黑的手中拖着几件同样肮脏的工具。一阵恶臭从他身上传来，没错了，这糟老头，就是那可恶的“景煞者”，我原想上前警告他一下，可他身上的恶臭也只能让我想地上吐“啐”了一口，无意中我，哦也成了“景煞者”。  

又过了几天，我家所住的那幢楼的下水道被堵了，全幢楼的居民都着急地在楼下议论纷纷，忽然人们都自觉得让开了一条道，只见爸爸领着一个老头二走近了下水道说：“大伙儿听着，这是我们小区最资深的下水道疏通工人老吴，有他在，这下水道肯定能通。”大伙儿纷纷好奇起来，争相看那位“高人”，我也走近想一睹“高容”。哦，天哪，这不是哪天的老头儿吗？“哦，对了，老吴前几天在修下水道时伤了腿，至今没好，可他坚持要来，所以大家也适当帮帮忙。”爸爸又补充说道。原来那天他有伤在身，怪不得行动艰难呢，此时，我心中对他产生的恼怒早已消失了。  
不一会儿，老吴便全身心地干了起来，只见他上上下下，左疏右通，一双枯老却有力的“黑手”总是伸入那污浊恶臭的管道中，而周围的人都只是捂着鼻子观看，老吴却只顾埋头苦干，那豆大的汗珠带起脸上污浊的东西顺颊流下，“滴答”“滴答”在污水中溅起别样的水花。“哗”下水道终于通了。他竟忘了手脏，一抹汗，便往地面上爬，也许由于腿有伤，在他最后一步要踩上来的时候，他竟踩空了。在那一瞬间，我也竟忘了他手脏，一把拉住了他。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手是那么冰冷而又那么炽热，而我的心中也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末了，大伙一个劲儿的向他道谢，而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拖着那污浊的工具，一步一步蹒跚而去。  

夕阳，染红了天边的云霞，仿佛天空中也满是火红火红的枫叶。他的背影便在这漫天的枫叶中被夕阳拖的很长很长，他脚下的污泥也变得橘光闪闪……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风景了。  

点评：善于用背景-----火红的枫叶漫天满地地飞舞的热烈氛围烘托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和高尚的精神风貌是此文的最大亮点。如果把老头儿掏挖下水道的图景再放大细写并适时地以热烈的背景来烘托点染的话，此文更佳。

无处不在的风景

风景，名胜古迹。

人们通常会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出去游玩是为了看风景，通常的想法是：哪个省市、哪个地区有些怎样的名胜古迹。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是限制了风景的范围吗？

早晨，你睁开双眼，看到墙上的装饰、摆设，如果画下来，可不失为一幅好的风景画。你轻轻推开窗子，用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到一个老人正和自己的老伴牵手散布在和煦的阳光下，此景是不是又不失为一幅风景画呢？

中午，你看到一群小学生迈着整齐的步子放学回家，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路旁有些小学生助人为乐，为什么不把这当作一幅优美、和平的风景来细细品尝呢？

傍晚，你同样看到了一对老人，在夕阳下散步，慢慢的谈论着他们一生的劳苦和快乐，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微笑。这风景以夕阳为背景，以一对年岁已过半百的老人为中心，又何尝不是一幅风景画，意境深远。

深夜，当你准备关窗熄灯时，台灯映出的房间与早晨的房间又有不同，关窗时，抬头望一下繁星，清清的泥土味道从远处飘来，会像今天的经历，一件一件，一幅一幅，风景幅幅优美，回想完后，再在你的脑海中画上一幅你抬头望繁星时的画面。                                                                    

由此可见，你的一天中可遇到的风景不少，只是你没有仔细品尝与赏析罢了，就像《满井游记》中袁宏道讲的：“始知郊田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知之也”一样，是同一种道理。                     

走出书斋，畅游天下，可以欣赏到名胜古迹，而身在家中，足不出户，只要  你有心，风物景观也自在眼底。                                                             

所以，我们不要限制风景的范围好吗？让风景成为一只不被我们束缚的自由鸟，让它自由飞翔吧！

风景，春日独好

就在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做完值日回家的时候，在平日里匆匆走过的路上，就像变戏法似的，突然冒出几朵连翘的黄花，毫不遮掩地冲着路边怒放，丝毫不在意自己与那沾满尘土的灰绿的柏树枝显得那么不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春天便从这些个不协调开始了。   

　　也许是充足的雨水、阳光的缘故，今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快了点，让人感到意外和惊喜：星期四是连翘，到了星期五六时，整树整树的桃花就立即像红云般从天边飘来，降在棕灰的树枝丫上，轻盈而温柔，美得让你透不过气。春天就这样像一只猎豹迅猛有力且色彩斑斓地冲过来，让你来不及接受它。   

　　今天是星期天。道路两边的槐树枝还沉睡在冬梦中不肯醒来，虽然树下的草叶已有两寸多的高度了。树下的风景总是迷人的。在一幢老旧不堪的楼前停下来，在那里的树根旁便可以找到不少意想不到的东西：绵绵的春雨过后，若长不出苔藓，是决说不过去的，然而在苔藓中发现的东西却让人吃惊不小：蚂蚁是何时出来的？   

　　春天的蚂蚁不比夏天，它们不会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而大张旗鼓地搞个蚁垤出来，更多则是小数目地东窜西窜，快速而无目的，又不乏生气。除了苔藓，还有许多，至少有上百只的小鸟雀藏在树缝里，叫得不亦乐乎。无规律可言，又极富变化，但都是高音，尖锐而清脆，在几十米外便可听到那一阵喧嚣。如果走到树前，那阵喧嚣又戛然而止，鸟们一个个都跳到树枝最密、距树冠最近的最高处挤作一团，只偶尔几个未谙世事的小东西冒失地探出头叫几声，又急急缩回脑袋，总不肯闲上一时半刻。倘若你在此时远离树五步，你就又能听到一树的叽叽喳喳了。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在草丛里逮上几只壳上泛着绿色金属光泽的甲虫。它们会躺在你的手心中装死，跟真的一样，但几秒钟之后，又会在你的手心、手背上慢悠悠地爬上一阵子，打开鞘翅，用泛着油光的翅膀飞到高处去。   

再过几天会发生什么，就很容易预料了：桃花的“来也匆匆”，使它“去也匆匆”，在几阵随风而至的粉红雨后便与泥土为伴了。丁香也应在那时绽放了，香气飘至十几米外。最后便是整树整树的金银花，当那些花儿由白变黄，黄到凋谢的时候，夏天就不远了。

最美的风景

领略过武夷山史诗般的雄浑气魄，却不知山涧响水的明澈玎琮；领略过桂林山水的清秀甜美，却不晓龙脊梯田的妖娆广阔；领略过苏州园林“小桥流水人家”般的幽情，却不闻虎丘塔上“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样的忧郁。览遍祖国无数名山大川，我寻找最美的风景。每每当我双手空空而归，便深思：最美的风景呵，你在哪里？  

小时候，最美的风景是外婆家的小桥流水。逢到暑假，最快意的事便是坐着乌篷船，聆听摇橹声声，细数水波潋滟，抛开心中的思绪，融入这水天一色的和谐。黄昏时分，晚霞便在天边挥毫泼墨，洒下小镇上难得的豪情。仲夏时分，荷花开始肆无忌惮，小池里满眼都是粉红。阳光意有所动，满腔诗情，不禁吟诵起“映日荷花别样红”这般美轮美奂的佳句。  

长大些，最美的风景是鼓浪屿的自然交响。鼓浪屿之景，纵没有“角声满天秋色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般的悲怆，却也含带着“大江东去浪淘尽”一样的豪气。这块千百年来经大海冲刷的旖旎小岛上，有挺拔的榕树，与天齐寿；有屹立不倒的郑成功，意气风发；有风华绝代的欧式庭院，俏丽不减当年。  

而如今，却大彻大悟最美的风景原来在我心中。若不将风景装在心中，假使遍访所有名胜，却总也写不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般千古绝唱；踏过世界的每一片角落，也无法落下“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一样的佳话为后人所传诵。心中有景，便纵使耳失聪也能谛听上帝的福音，唱诗班的歌声；心中有景，便哪怕目失明也能欣赏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圣彼得广场的肃穆庄严。  

在我悄然偏头的那一刻，当我已清除记下了一路走过的脚印，我明白，最美的风景，已深深镌刻于我心。
